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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晚，西安音乐厅，12 支
圆号同时奏响，金色的音浪从舞台奔
涌而出，如同一支沉睡千年的地下军
阵，在铜管的轰鸣中缓缓苏醒。

这是 12 支圆号与乐队协奏曲《兵
马俑》的世界首演 ,由中国音乐家协会
主席、XSO 西安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张
国勇执棒，中国圆号重奏团与西安交
响乐团共同呈现。

上半场，圆号群时而凝聚为庄严
肃穆的军阵，时而化作穿越时空的远
古回声；下半场，理查·施特劳斯的《阿
尔卑斯交响曲》以超大编制铺开一幅
自然史诗。两部作品在西安音乐厅完
成了一次跨越历史与自然、连接东方
与西方的交响叙事。

演出的前两天，指挥家张国勇在
排练间隙接受了《文化艺术报》记者的
专访。排练厅里，他的指挥棒精准地划
过每一个节拍，弦乐、铜管、打击乐在
他的调度下层层叠叠地铺开。这位始
终精神饱满、温文尔雅的指挥家，也为
《兵马俑》的世界首演加入了自己的理
解与诠释。

“在西安进行世界首演，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采访时，张国勇笃定地说：“在西
安进行世界首演，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

一部以兵马俑为灵感的当代交响
作品，在其精神原乡完成世界首演，这
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文化宣言。2000 多
年前，秦始皇以举国之力塑造了这支
沉默的军阵，将它们深埋于地下，带着
对永恒的想象沉睡了 20余个世纪。而
当当代作曲家以交响乐的语言重新凝
视这些陶俑，音乐便成为一座时间的
桥梁。

这场演出不是对历史符号的简单
再现，而是借由交响乐这一世界性语
言，让古老文明在当下被重新聆听、重
新理解，让沉睡的军阵在铜管的轰鸣
中获得第二次生命。
《兵马俑》由中国圆号重奏团委约

美国作曲家、圆号演奏家凯里·特纳创
作，以 12支独奏圆号与交响乐团的罕
见配置，构建出兼具力量、空间感与雕
塑感的声音图景。在汇聚全国优秀圆
号演奏家的中国圆号重奏团与西安交
响乐团共同演绎下，铜管与乐队交织
出兵马俑军阵的磅礴气势，又不失细
腻的情感层次。

圆号的音色本身带有一种庄重而
苍凉的质感，与兵马俑所承载的历史
分量形成了奇妙的共振。

为什么要用圆号来表现兵马俑？
张国勇解释说：“圆号是铜管乐器中
最有特色、难度最大的一种。全中国、
全世界，圆号这个声部要找到优秀的
演奏家，相比较其他声部都比较难。”
这件乐器既有铜管的辉煌与穿透力，
又兼具木管的柔美与抒情性，它可以
在瞬间从号角般的高亢切换到歌谣
般的温厚。而中国恰好拥有一批优秀
的圆号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圆
号教授发起，全球优秀的华人圆号演
奏家组成的中国圆号重奏团。“过去
在西洋古典交响乐领域，中国的弦乐
一向是强项，铜管是弱项。现在，整个
世界都得对我们刮目相看。”张国勇
说。

更妙的是，特纳本人就是出色的
圆号演奏家，他深知如何把圆号的特
性完全释放出来。高亢有力处是秦代
武士的英姿，抒情优美时是中国北方
民间音乐的优雅。而为了表现他眼中
的中国文化，特纳还特意在作品中加
入了一把二胡，拉出一段五声音阶的

短小片段，贯穿全曲。这件古老的民族
乐器与 12支圆号之间，形成了一个既
对立又交融的声音空间———二胡以它
独有的苍凉与柔韧，穿行在铜管的金
色音浪之中。
“从头到尾，不经意间它总会出来

打岔。不管你转调转到哪里，它永远都
是五声音阶的调，跟各个调性产生非
常有意思的碰撞。”张国勇认为，外部
创作者对中国题材的观察，为中国故
事提供了不同的音乐视角；重要的是

以专业、开放的艺术语言，让世界听见
中国。委约的美国作曲家特纳没有选
择简单地拼贴中国元素，而是让二胡
的东方音律与西方管弦乐的逻辑产生
真正的对话，调性之间的错位与融
合，恰恰构成了这部作品最迷人的张
力。

两种文明的对话，
一场音乐会的策划思维

如果说上半场的《兵马俑》是向大
地深处的一次考古发掘，那么下半场
的《阿尔卑斯交响曲》就是向云端之上
的一次精神攀登。

张国勇说，这既是曲目安排上的
巧合，也包含一定的策划意图。
“把两段历史、两个文明、两种文

化背景放在一起，会碰撞出非常有意
思的火花。”在他看来，这本身就是一
场音乐会的策划思维。观众不需要刻
意分析，音乐自会带着他们的耳朵和
心灵，从东方走到西方，从古代走到
现代，从人造的奇迹走到自然的神
迹。

西安交响乐团以超大编制演绎了
《阿尔卑斯交响曲》。为呈现这一自然
史诗，乐团启用四管木管、庞大的铜管
与打击乐、管风琴、钢片琴、两架竖琴，
并配置风声器、雷鸣板、牛铃及台外乐
队，堪称本乐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演出。当管风琴的低频轰鸣与竖琴的
晶莹琶音交织在一起，当台外乐队从
远方传来若隐若现的号角，观众仿佛
真的站在了阿尔卑斯山的山脚下，仰
望着雪线之上的巍峨。
“理查·施特劳斯是晚期浪漫派的

配器大师，他善于用音乐的笔墨惟妙
惟肖地表现登山和下山的过程。”张国
勇说。理查·施特劳斯在这部交响诗
中，用音乐绘制了一幅事无巨细的音
画地图，从黎明前的黑暗到登顶时的
辉煌，从冰川的寂静到暴风雨的狂怒，
每一个细节都被精准地描摹在总谱
上。

为了还原作曲家的原始意图，乐
团自制了风声器和雷鸣板———风声由
机械装置现场模拟，雷声通过晃动铁
皮来实现。这些听起来有些原始的手
段，反而比电子合成音效更具真实感，
因为它们的发声原理与自然界的声音
形成方式并无二致。
“暮色的黑暗、夜晚的静谧、登山

的意气风发、冰川的壮丽、暴风雨的犀

利，还有鸟语花香、牧歌和牛羊的叫
声———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得到。”张国
勇说，“这种绚丽多彩的音响色彩，在
唱片里是听不到的，只有在现场才能
感受到。”在他看来，这些特殊装置不
是噱头，而是对作曲家意图的忠实还
原。

理查·施特劳斯在 100 多年前写
下这些音符时，就是在追求一种身临
其境的听觉体验，而今天的演奏者要
做的，就是让这份体验跨越时空，完整
地抵达观众的耳朵，“听众要做的，就
是来到现场，闭上眼睛，让音乐带他们
走完这座山”。

让交响乐走近公众，
更要站稳专业舞台

在张国勇看来，XSO 西安交响乐
团（以下简称“XSO”）的价值，并不在于
一次次“出圈”，而在于作为一支职业
乐团，持续把高品质交响乐带入更多
人的生活。

从大雁塔户外公演，到唐诗交响
吟诵音乐会《长·安》、大型交响合唱
《道德经》，XSO 始终在探索：如何在坚
守艺术标准的前提下，让交响乐走出
音乐厅，进入城市公共空间，也进入更
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大雁塔脚下，数
千名市民席地而坐，在千年古塔的注
视下聆听交响乐；《长·安》将唐诗的朗
诵与交响乐融为一体，让文学与音乐
在舞台上对话；《道德经》则用合唱与
交响的方式，回应中国古代哲学的精
神高度。

这些实践让古典音乐褪去了“殿
堂艺术”的距离感，成为市民可感可及
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线上传播和社
交媒体关注，是这种长期公共文化实
践带来的结果，而不是乐团追求的唯
一目标。
“一个真正好的交响乐团不能靠

点子存活。”张国勇说。对他而言，创意
可以帮助音乐抵达观众，但不能替代
乐团的专业根基。乐团的“硬件”，是演
奏水平、人才培养、排练质量、艺术总
监的判断力与长期规划；乐团的“软
件”，才是曲目策划、呈现方式与传播
创新。两者缺一不可，但前者始终是后
者得以成立的基础。如果一支乐团只
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概念，却没有经得
起挑剔耳朵检验的演奏能力，那么所
有的创意都只是空中楼阁。

因此，XSO 在拓展交响乐公共性

的同时，也始终恪守国际职业乐团的
运行惯例：坚持音乐季制度，以稳定、
系统的曲目规划建立自身艺术标准；
持续与国内外重要艺术家合作，在经
典作品、歌剧制作、当代创作与中国文
化题材作品之间形成完整的艺术版
图。每个音乐季的策划都是一次精心
的布局，既要呈现经典作品的核心曲
目库，也要引入当代创作和新作首演，
既要服务资深乐迷的审美期待，也要
为初次走进音乐厅的观众打开一扇
门。

张国勇担任 XSO 音乐总监、首席
指挥后，带领乐团进一步面向大型交
响作品、新作首演与高难度制作展开
实践。

建设文化强省，
必须踏踏实实做事

当记者问到关于陕西打造“文化
强省”的目标，张国勇直言：“打造文化
强省、打造音乐之都，这些口号我听得
太多了。你必须得实实在在去做一些
事情。”这些年来，他见过太多地方提
出了宏大的文化目标，最终却因为缺
乏持续投入和系统规划而流于空谈。
文化不是靠文件堆出来的，是靠一场
一场音乐会、一个一个项目、一年一年
的积累做出来的。

他以成都为例，认为成都抓住了
金钟奖落户的契机，持续举办，带动了
整个城市的文化建设。现在听众数量
不断增长，专注度也明显提高，一个奖
带动了一座城市。

张国勇认为，乐团就是西安的一
张名片。“我们必须打造出像模像样
的、有很高演奏水平、能够得到中外听
众喜欢的乐团。”一支顶尖的交响乐
团，其价值远远超越演出本身———它是
一个城市文化自信的象征，是吸引国
际交流的窗口，也是培养下一代音乐
爱好者的摇篮。当外地游客来到西安，
除了看兵马俑、登大雁塔，还能走进音
乐厅听一场高水准的交响音乐会，这
才是文化强省的完整拼图。

他继续说：“一枝独秀是不够的，
要百花齐放。”一个城市的音乐生态不
能只有一支职业乐团，还需要更多的
演出团体、更丰富的演出场所、更活跃
的观众群体。他期待到 2035 年我国建
成文化强国时，陕西能走在前列。“我
一直在赋能，而且越赋越多，这是我的
责任，也是我的荣幸。”

8 月 22 日《兵马俑》这场世界首演
的价值，不只在“首次”，还在于西安成
为这一当代音乐表达发生的现场。

从历史的角度看，兵马俑作为世
界级的文化遗产，此前主要通过视觉
的方式被人类认知———游客站在坑道
边俯视那些沉默的陶俑，凭借想象去
填补它们的内心世界。而《兵马俑》协
奏曲的诞生，为这支地下军团提供了
一种当代音乐的声音图谱。

圆号的辉煌、二胡的苍凉、打击乐
的震撼，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听觉
画卷，为人类感知这段历史提供了一
个全新的维度。

西安以自身的历史资源、艺术生
产能力与职业乐团平台，参与了一部
国际当代作品的首次世界表达。这座
拥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城市，正以开放
而现代的交响表达，参与世界音乐文
化的当代书写。

指挥棒落下，音乐消散，而那些
被唤醒的声音，会一直留在空气里，
留在记忆里，留在西安这座城市的回
响中。

文化艺术报见习记者 赵若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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